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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大将”的
粟裕，虽然离开我们 30 年了，可
每次回忆往事聊及粟裕将军时，
我的伯父王克勤总是激动不已，
眼里常常噙满泪花……

伯父 1944 年参军，1958 年
解甲归田。 战争年代，他曾在粟裕
所在的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当警卫
班班长， 并在粟裕身边做了 5 年
的贴身警卫。 在那烽火岁月里，他
跟随粟裕征战祖国的大江南北，并
多次荣立战功。我每次去伯父家拜
访，他都会从那樟木箱子里拿出那
一枚枚浸透着战争硝烟的奖章，摩
挲着，絮叨着……

我伯父清楚记得，粟裕妻子楚
青，原名詹永珠，他俩育有两子一
女，老大粟小龙（乳名，现名粟戎
生）、次子粟小宝（乳名，现名粟寒
生），女儿粟惠宁。 其小时候，我的
伯父都曾悉心看护过。伯父烙印最
深、感情也颇深的就是粟裕的大儿
子粟小龙， 伯父前后带了他好多
年。 粟小龙幼时颇为聪明伶俐，但
也十分顽皮。 伯父在照看他的时
候，稍不留神，他就会溜到哪个草
丛或河边藏起来，直把伯父急得满
头大汗， 他才像小猫似的 “窜”出
来。平时，小龙见爸妈十分忙碌，也
总是缠着伯父陪他讲故事、 做游
戏、掏鸟窝、骑“木马”，常把伯父折
腾得够呛……

在粟裕身边的日子，我的伯父
作为一名警卫班长， 颇为尽职尽
责。 他既要保证粟裕的生命安全，
又要照料好粟裕的饮食起居。 那时
候，到处充满着危险，有时一个晚
上要挪三五个地方。 那年，在攻打
李堡之前的一天深夜，伯父接到密
报： 有一股敌匪想偷袭粟裕的住
所。 伯父当即劝粟裕等立即转移，
可早已习惯枪林弹雨且将生命置
之度外的粟裕并没有立即撤离的
意思，他依然在简陋的房舍里来回
踱着方步，低头思索着第二天的作
战方案。 在催促无效的情况下，为
了确保首长安全，心急如焚的伯父
只得强行将粟裕拽上军马，并率领
警卫班 10余名战士将其护送至安
全地带。 就在他们撤离不到一个小
时， 粟裕的住所就被枪弹打炸得千
疮百孔。

在那戎马倥偬的岁月，粟裕的
生活根本没有规律。

那时候， 粟裕的饮食基本上和
下属官兵一样，大都是苞米饭、大麦
粥和小麦面，蔬菜是小青菜、豆腐等，
逢年过节， 炊事员给粟裕多做几样
菜， 他总是叫我伯父端给警卫班的
战士吃。 粟裕平时吃饭大都在办公
室， 有时端去的热乎乎的饭菜都凉
透了，他还埋头在桌上起草着文件。

行军途中， 粟裕也不搞特殊，
他有马也不骑， 经常让给有病的干
部、战士，自己则与普通士兵一样双
腿缠着灰色的“绑带”，与大家一起
步行。粟裕关心下属，下属官兵也对
粟裕很是敬重。特别是战斗过程中，
只要是粟裕下达的命令， 官兵们都
是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执行，而且
绝大部分战斗都赢得了胜利。 像近
似歇后语的“粟司令打仗———仗仗
胜”，就是当时流传在江苏一带人们
对粟裕指挥有方的赞誉。

虽然战地生活十分艰苦、紧

张而危险， 但粟裕始终不忘对下
属的言传身教。

在粟裕身边当警卫的时候，
我伯父因幼时家穷未上学念书，
粟裕得知后，督促我伯父自学，而
且一有空闲， 他就亲自教我伯父
学汉字、学算术、练书法。 在粟裕
的精心调教下， 伯父后来不仅能
从容读报刊、写家信，还跟粟裕练
就了一手不赖的毛笔字。 平时，粟
裕不仅教我伯父学文化、学军事，
而且还教了伯父许多做人、 治家
和爱国的道理。 粟裕曾对我伯父
说过这样一段话 “干啥事情都不
能半途而废， 要有一股子恒心和
毅力。 识字学文化如此，拿枪杆子
打天下也是一样。 世上没有攻不
破的堡垒， 只要我们这些百姓兄
弟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打敌人，
胜利就在前方，祖国就有希望。 ”
粟司令的这段话， 我伯父一直铭
记在心， 并成为激励自己和教育
子女的一种精神“法宝”……

悠悠岁月，辗转情深。
1975 年 5 月，鲜花烂漫的日

子， 粟裕将军专程从北京前来苏
北东台看望老区人民。 当然，他更
忘不了曾与他一起浴血奋战、生
死与共的战友。 一下榻宾馆，他就
念叨着东台还有一个王克勤，并
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他联系。
阔别多年的老战友， 终于在浸染
着许多英烈鲜血的三仓镇会面
了。 粟裕和我伯父一见面，便紧紧
地拥抱在一起， 眼泪也禁不住涌
了出来。 粟裕关切地询问伯父：
“你在老家工作、生活、经济上有
没有什么困难？ ……”当时我伯父
虽然房舍破旧、家境贫寒，其妻子
和 4 个儿子都没有安排工作，但
他却守口如瓶：“我的生活好得很
呢，不用首长操心。 只要首长身体
好，一家子都好，我就放心了！ ”

谁也没料到，这一次短暂的会
面，竟成了永诀。 1984 年，戎马一
生的粟裕将军在北京溘然长逝。从
收音机里听到噩耗后，我伯父哭得
像个泪人似的。 当时，伯父家里入
不敷出，他想上北京一趟，可家里
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伯父捧出粟
裕将军的照片，在自家宅院里点着
香，连续磕头，长跪不起……

粟裕逝世 10 周年后的 1994
年 3 月，我伯父才携着在镇江当兵
的儿子王维，专程到北京看望粟裕
的夫人楚青。伯父受到楚青的热情
接待，在她家整整住了 5 天时间。
伯父与楚青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他
们谈到了粟裕在苏北的战斗往事，
谈到了伯父当年照料粟裕小孩的
场景，谈到了粟裕为东台少年宫的
题词以及粟裕骨灰在三仓陵园的
安放……谈到动情处，两位鬓发苍
白的老人，泪水涟涟，并感叹人生
的悲欢离合。 伯父说“我来北京，就
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再瞧瞧首长一
家子。 粟将军虽然不在了，但他永
远是我心中的老首长……”临走的
那一天，楚青颤抖着双手硬是塞给
伯父数百元钱。 伯父不肯接受，楚
青含着泪说：“钱虽少了点，但这算
是我和粟裕给你的一点路费吧，你
说啥也得收下！ ”我的伯父哽咽无
语，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
簌簌地在脸颊上流淌……

我的伯父与粟裕将军
（东台）王韶山

抚今追昔

麦子熟了，一大片一大片金
黄地铺在田里。 从南京出差结束
回盐城边防支队，有幸一路看着
它们向天空思考的样子，以及在
风中安静微笑的姿态，虽然听不
到它们和风的舞蹈声和窃窃私
语，但坐在车里的我有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 和沿途的麦子，足
矣。

四个多小时的行程 ， 读着
从地坛勇敢“走”出的史铁生的
故事， 想起在北京报社实习时
擅长书法的李勇老师说过史铁
生的故事，他说史铁生写的《我
与地坛》，地坛其实只是一个代
指， 如果你真想去北京地坛找
他说的“地坛”，那你就错了。 想
想许多人慕名而去的游客 ，他
们或许就是去找自己心中的地
坛，顺便看看史铁生的地坛。

他的书哲理味比较重，看累
了，我就转而看车窗外，天空的
云调皮地藏在画家的笔下，两旁
路边的树一路不停地向我们打

着招呼，时不时会有一些黑白相
间的小瓦房村落腼腆地躲在金
黄的麦田深处，麦子像个大方的
家庭妇女请我们这些客人参观。

真想和司机提个议，让我们
车在路边停几分钟，让车里的人
不辜负人家的好意。

到了盐城车站，我迫不及待
地想去闻闻麦香。 可惜的是高楼
林立，车流如织，哪里还有一丁
点麦香？

公交车站台处，有个五十多
岁的妇人，右手紧紧提着背着的
包裹， 左手提着一个编织袋，焦
急地四周看着。 我走过去，她问
我去某某处是不是坐 11 路的
车，是在这边等的吧？ 我看了看
公交车指示牌，再看看表指针已
经过了六点半，便转头告诉她公
交车停运了， 刚好和我顺路，要
不一起搭个车走！ 她拽包裹的右
手拉紧了下包裹，睁大了眼睛看
了我一会儿，然后指了指公交站
的其他人，认真地说她想再等会

儿。
我笑了笑，安静地和她一起

等了大概十分钟，不经意间看到
她扎起的头发有一丝丝飘出的
白发在夕阳的余光下照得很耀
眼，确定车真的不来时，我笑着
问她要不要打个车走呢？ 她笑着
说她想再等等。

我便向她挥了挥手。 天空的
云彩还在画家的笔下游玩着，画
家给她们披上了层层的色彩，她
们一高兴就开始肆意地跑着，我
听着音乐， 一路看着她们的游
戏，在楼尽水出处，我拍下了她
们开心的一瞬间。

看了看手机里的照片，心想
她们一会儿跑累了就会脱下那
些美丽的衣裳，带着不舍喊着要
回家。

晚上有网友问我 ，“夕阳照
片是盐城的景色么？ 美的不敢相
信。 ”我心想，虽然背着 10 多斤
的包多走了近半个小时的路，偶
遇一路的风景，值呢！

地坛·麦子·夕阳
（市区）林国洪

生活随笔

长征路上……
大雨滂沱，天色昏沉，在一

间茅草房屋里，红军高级指挥员
们在开会。

大家坐着，都在狠劲抽着手
中的残烟，只有一人在焦躁不安
地来回走动着。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甩开
主力， 不跟中央红军北上遭罪，
我们南下， 那里有我们的家园，
希望同志们跟着我开创崭新的
共产主义事业！ 现在大家表态”
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焦躁而警惕
地看着大家，等着表态结果。

他，五四运动的杰出青年领
袖， 开天辟地的党内元老之一，
红军的高级将领。分量在那儿摆
着呢，指挥员们很快压倒多数地
站到了张的一边。

“昌浩，现在是什么情况？ ”
张国焘问陈昌奉说。因为等待结

果又怕结果对自己不利，张只能
在隔壁屋子里等待汇报。

“朱德， 徐向前等人拒绝表
态……”

“不等了， 明早部队开拔南
下！ ”

队伍徐徐南下，此刻，他的
眼里没有什么年轻时的信仰，没
有什么年轻时的激情；有的只是
眼前这听他指挥的漫长而又疲
惫的队伍，有的只是幻觉中不断
膨胀的权力与威信。

…………
抗日烽火里……
武汉，某高级寓所，汪精卫

和阿部的代表秘密谈判。
曲线救国大略拉开帷幕。
“请汪先生， 谈谈的您的思

路。 ”
“好的。 本人秉承孙中山先

生的遗旨：化敌为友，结怨不如

解怨。 蒋先生的策略只有使我们
迅速灭亡。 战争只会让共产党收
益。 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
人。 ”

“非常好， 汪先生才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最想要的朋友。 ”

这个曾经刺杀摄政王的热
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卖
国贼。

…………
审判席上，站着原铁道部部

长刘志军。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 ，

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
更多的贡献，但因为放松了自己
的学习， 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
走到了这条道路。 ……”

三 个 曾 经 非 常 杰 出 的 青
年， 他们的人生轨迹演绎了一
个信念崩溃的烂漫过程， 何曾
不朽！

蜕变
（亭湖）蔡汝猛

岁月悠悠


